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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投入产出模型自 20 世纪 30 年代由列昂惕夫构建以来，逐步发展为一类系统刻画经济部门间关联与结构特

征的重要分析工具。该模型通过构建投入产出表，量化中间产品与最终需求之间的数量关系，并借助直接消耗系

数与列昂惕夫逆矩阵揭示部门间的直接与间接依赖。随着经济系统复杂性的提升，传统静态模型在刻画动态过程

与空间关联方面逐渐显现不足，促使多国学者围绕模型动态化、多区域扩展以及跨领域融合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

本文系统梳理了投入产出模型的理论脉络、基本框架及其在环境经济、国际贸易、金融风险等多个领域的发展脉

络，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在模型完善与前沿拓展中所做的关键探索，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参照与方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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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put-output model by Leontiv in the 30s of the 20
th
 century, it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n important analytical tool to systematically describe the correlation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economic sectors. The model quantifies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mediate products and final 

demand by constructing an input-output table, and reveals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dependencies between departments with 

the help of direct consumption coefficients and Leontiev inverse matrices. With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the 

economic system, traditional static models have gradually become inadequate in describing dynamic processes and 

spatial correlations, prompting scholars from many countries to conduct in-depth discussions on model dynamics, 

multi-regional expansion, and cross-field integr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theoretical context, basic 

framework and development context of the input-output model and its development context in various fields such as 

environment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nancial risk, summarizes the key explorations made b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improvement and frontier expansion of the model,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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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投入产出分析作为刻画经济系统内部部门间相互

依存关系的经典框架，自其诞生以来便深刻影响了经

济学的结构主义研究传统。该模型的理论根基并非凭

空出现，而是深深植根于早期经济思想中对社会再生

产与循环过程的探索。从试图描绘宏观经济循环全景

的尝试，到对社会再生产中价值流转与实物补偿的抽

象理论分析，再到将理论构想初步付诸实践的早期核

算表格，这些先驱性的工作共同为投入产出模型的正

式创立铺垫了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基石。 

瓦西里·列昂惕夫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系统性工

作中，整合了前人的智慧并引入矩阵代数的量化工具，

从而构建出首个可用于实证分析的投入产出模型。这

一突破使得经济学对系统结构的分析从理论推演走向

了实证度量，投入产出模型模型迅速成为各国进行产

业关联分析、政策效应模拟与发展规划制定的重要工

具。然而，标准的静态投入产出模型建立在一系列简

化假设之上，这在模型应用于动态演进的经济现实、

错综复杂的全球生产网络以及日益凸显的环境社会问

题时，逐渐显现出其内在的局限性。为应对这些挑战，

学术界展开了一系列拓展与深化研究。学者们致力于

将时间维度与资本形成机制引入模型，发展出动态投

入产出理论以捕捉经济结构的演进路径；通过构建多

区域及全球模型，解析全球化背景下价值链的空间结

构与溢出效应；同时，该模型的强大结构关联能力也

促使其向环境核算、资源管理、金融风险乃至社会政

策等非传统经济领域广泛渗透，形成了丰富的交叉研

究谱系。 

尽管现有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该领域仍

存在诸多值得梳理与探讨的议题。例如，动态化模型

的诸多变体及其应用前提有待系统比较，多区域模型

在数据整合与标准化方面面临持续挑战，以及在跨学

科融合中如何保持模型内核与适应新问题之间的平衡

等。鉴于此，本文对投入产出模型的思想起源、理论

构建及其后续多维度、多领域的发展进行一次系统的

梳理与述评。通过回顾其思想源流，厘清其从静态到

动态、从单区域到多区域、从经济分析到多领域应用

的演进脉络，为厘清该模型的逻辑结构与未来发展方

向提供研究思路。 

2 投入产出模型概述 

投入产出模型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构建部门间的投

入产出表追踪生产过程中的中间投入与中间使用，量

化经济系统的结构特征与乘数效应。该模型最初用于

分析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随着理论的完善逐渐突

破了传统产业关联分析的边界，模型本身也在不断完

善的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发展。基础的静态价

值型投入产出表如下： 

表 1 投入产出简表 

产出 

投入 

中间使用 
最终使用 总产出 

部门 1 部门 2 ··· 部门 n 合计 

中间投入 

部门 1 x11 x12 ··· x1n ∑x1j Y1 X1 

部门 2 x21 x22 ··· x2n ∑x2j Y2 X2 

··· ··· ··· ··· ··· ··· ··· ··· 

部门 n xn1 xn2 ··· xnn ∑xnj Yn Xn 

合计 ∑xi1 ∑xi2 ··· ∑xin ∑xnn ∑Yn ∑Xi 

增加值 

固定资产折旧 d1 d2 ··· dn ∑dj   

劳动者报酬 V1 V2 ··· Vn ∑Vj   

生产税净额 S1 S2 ··· Sn ∑Sj   

营业盈余 m1 m2 ··· mn ∑mj   

增加值合计 N1 N2 ··· Nn ∑Nj   

总投入 X1 X2 ··· Xn ∑Xj   

 

在上表中，xij表示第 i 部门向第 j 部门投入的商

品的价值，Yi 表示第 i 部门的产出中作为最终消费品

的价值，di、Vi、Si 和 mi分别为第 i 部门的总投入中，

固定资产折旧、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

投入的部分。各项元素之和的 Xi是第 i 部门的总投入，

同时也是第 i 部门的总产出。从象限的角度来看，第

一象限为中间产品象限，表示产出部门 i 提供给投入

部门 j 作为中间使用的产品或服务；第二象限是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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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象限，反映了各产出部门生产的产品或服务用于

最终使用的数量；第三象限则反应各消耗部门增加值

的组成。 

由表 1 可得产品分配行模型与要素投入列模型。

产品分配行模型表示某部门提供给各个部门作为中间

使用的产品数量 xij之和，加上最终使用 Yj部分，就能

够得出该部门的总产出 Xi，公式表达如下： 

∑ xij
n
j=1 +Yj=Xi(i=1, 2,…, n)          (1) 

[

x11 ⋯ x1n

⋮ ⋱ ⋮
xn1 ⋯ xnn

] [
1

⋮
1

]+ [

y
1

⋮
y

n

]= [

x1

⋮
xn

]         (2) 

同理，要素投入列模型表示某部门消耗的其他部

门产出 xij，与最初投入 Nj之和即为某部门的总投入 X j。

计算公式为： 

∑ xij
n
j=1 +Nj=Xj(j=1, 2,…, n)          (3) 

根据列昂惕夫的固定比例假设可知，在生产过程

中各部门间的中间投入与总产出之间存在稳定的比例

关系，在投入产出表中表现为部门 j 从部门 i 获得的

中间投入 xij与其总产出 Xj之间的固定比例，这一比例

即为直接消耗系数 aij。 

aij=
xij

Xj

                   (4) 

直接消耗系数 aij 的稳定性能够使复杂的多部门经

济关系简化为一个线性系统，从中构建出直接消耗系

数矩阵，并进一步推导出投入产出基本模型。也就是

说对于任意的 i 和 j，直接消耗系数 aij为常数值，不随

总产出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将式(4)代入式(1)可导出投

入产出模型的平衡式的矩阵形式表示： 

X=AX+Y                (5) 

整理可得： 

X=(I-A)
-1

Y               (6) 

上式即为投入产出基本模型。式中，X 为总产出列

向量；Y 为最终需求列向量；A 为所有直接消耗系数所

构成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I 为单位矩阵，(I-A)
-1
即为

列昂惕夫逆矩阵 L，表示生产单位最终产品所需的总投

入，包括直接投入与间接投入。其中第 i 行第 j 列元素

记为 γij，表示第 j 部门增加一个单位的产出时，需要第

i 部门直接和间接投入的总和。 

3 投入产出模型的基础理论与模型

构建 

在投入产出分析创立之前，多国经济学家针对早

期经济循环提出的系统性分析与一般均衡分析等思想

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在 18 世纪绘制的《经

济表》首次以表格形式描述农业、工业和地主阶级之

间的经济循环，明确展示部门间产品与收入的流动[1]。

魁奈的―经济循环‖框架以及―部门间经济流量‖分析为

投入产出模型提供了结构原型，在此基础上列昂惕夫

通过矩阵代数实现了实证技术突破，量化了部门间投

入与产出的关系[2]。列昂惕夫在后续著作中称魁奈的

分析为―经济循环分析的先驱‖、投入产出模型的重要灵

感来源之一[3]。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社会再生产理

论，将经济划分为生产资料（第Ⅰ部类）和消费资料（第

Ⅱ部类），研究这两大部类之间的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

活动，强调了部门间平衡对经济循环的重要性，而其

中的部门划分与平衡条件的思想为列昂惕夫分析部门

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4]。此外，马克思

的劳动价值论强调了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投入与产品价

值的联系，这一―价值转移‖逻辑在投入产出模型中体现

为追踪部门间的中间产品流动，进而揭示各经济部门

之间的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的关系[5]。 

上世纪 20 年代，计划经济下的苏联编制了棋盘式

的国民经济平衡表，以协调各部门的供需、追踪关键

部门的生产与消耗关系，如钢铁、煤炭等[6]。平衡表

中的―投入 -产出‖关系可视为马克思再生产公式如 

I(v+m)=II(c)的简化版，将―价值补偿‖转化为实物量统

计，通过数理经济学方法架起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代

经济模型之间的桥梁[4]。列昂惕夫在著作中提到，

1925-1928 年在苏联国家计委的工作使他参与到棋盘

式平衡表的编制过程中，并意识到―经济系统的相互依

存性需要数学描述‖[3]。 

整体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方法论通过苏

联平衡表的实践转化为可操作的统计工具，为投入产

出模型提供了数据基础与实证导向[6]。这一理论与实

践在―消除商品货币关系‖―消除市场无序性‖―优先发展

生产资料原则‖的目标上确实呈现一致性，但平衡表因

数据收集受限、忽略动态变化等因素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7]。而列昂惕夫投入产出模型首次将理论模型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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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数据结合，运用经济学、数学与统计学等方法，突

破早期研究的抽象性，成为政府制定产业政策、预测

经济影响的核心工具[8]。1936 年，列昂惕夫基于美国

1919-1929 年数据构建经济系统投入产出表 Tableau 

Économique，将经济系统划分为多个生产部门（如农

业、制造业、矿业等）和家庭账户，通过产出分配行

模型和投入构成列模型分析各部门间的相互依存、相

互制约关系，以及各行业对于中间产品的投入结构[8]。

而在美国经济 1919 、1929 和 1939 年投入产出表中，

列昂惕夫将经济系统转化为矩阵方程与消耗系数，使

用线性代数求解部门间供需平衡，这标志着投入产出

分析的诞生，其基础模型在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中逐

步建立，也标志着经济学从局部均衡分析迈向系统化、

结构化的整体研究，该模型至今仍是政策模拟和复杂

经济系统分析的基石[9]。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经济学家孙冶方和科学家钱

学森的倡导下，中国学术界结合具体国情与发展需要，

开始了对投入产出分析的研究。国家计委、国家统计

局也为投入产出分析在中国的应用问题召开座谈会，

并联合钢铁公司试编了企业投入产出表[10]。1974 年，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基于 1973 年 61 个经济部门的

数据，进行了首次系统性编制全国投入产出表的尝试。

此次尝试结合计划经济特点并适应当时以实物指标为

主的经济管理需求，重点突出农业和重工业部门（如

钢铁、煤炭），测算―四五计划‖期间关键产业的资源需

求，优化物资分配。编制过程中在缺乏市场数据的情

况下，研究所通过行政统计和基层调研获取数据，开

创了中国计划经济下的投入产出表编制方法，标志着

中国投入产出分析从理论引入阶段转向实际应用阶段

[11]。 

4 投入产出模型的发展 

4.1 动态化模型扩展 

基础的静态投入产出模型通过矩阵形直观展示部

门间中间产品的流动关系，量化 ―直接与间接依赖‖，

便于快速识别关键产业关联。模型计算复杂度低，仅

需线性代数工具即可求解均衡产出，所需数据也与国

民经济统计体系兼容性强，便于实证分析。然而，列

昂惕夫在著作中指出了静态模型假设的局限性。在基

础模型的构建过程中忽略了时间维度，因此无法处理

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劳动力增长等动态因素对模型

分析过程造成的影响；此外，技术系数理想化、需求

外生性缺陷与价格弹性分析的缺失等问题使得模型无

法模拟市场供需动态平衡[12]。为应对这些问题，他尝

试在模型中加入时间维度变量，将资本积累内生化来

区分中间产品与资本品投入，采用差分方程刻画跨期

经济联系，将静态模型扩展为多期动态模型，探索经

济增长与结构变化的动态关联。但这一动态模型对资

本同质化作出初步假设，仅考虑单期资本形成且未处

理非线性效应，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后续一系

列研究中，列昂惕夫逐步搭建了动态投入产出的框架，

也提出了微分形式的连续型、差分形式的离散型动态

投入产出模型以及著名的―动态求逆‖思想等一系列可

能性，为后续的模型动态化研究指出了方向与思路[13]。 

在投入产出模型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展示出的局限

性这一事实，以及列昂惕夫提出的静态假设与动态经

济现实之间的这一矛盾，都使得学者们逐步意识到：

在研究经济系统的动态性时，不仅要考虑到跨期资本

积累，更要面对内生不确定性，应逐步突破其框架限

制，通过动态化扩展推动模型在复杂经济系统分析中

的应用。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多期资本服役期分布

模型将静态部门间流动扩展为多部门动态增长，引入

资本积累、技术变迁与跨期资源配置机制，解决资本

异质性问题，突破了静态模型的短期均衡限制[14]。此

外，学者们分析美国 1919-1969 年间的经济结构变迁，

揭示技术系数随时间变化的规律，构建多技术替代模

型使部门内多种生产技术并存，首次将技术动态性系

统纳入投入产出框架[15]。而通过引入跨期资本形成与

技术变迁变量，对投资规模与构成如绿色技术投资与

传统设备投资等因素对长期物质效率的影响这类研究，

通过分析特定产业如钢铁、化工的资源依赖性与环境

影响，突破了传统投入产出模型的货币单位限制，填

补了静态分析在长期预测中的不足[16]。 

自投入产出分析法应用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实践领

域以来，研究视角逐步向动态化理论构建与实证分析

方向深化扩展，本质是中国经济治理体系从―计划核算‖

向 ―复杂系统调控‖转型的微观投射。1983 年，陈锡康

在《中国 1973 年投入产出表在经济工作中的若干应用》

这一研究中，系统总结了中国 1973 年投入产出表的编

制过程、其在经济实践中的应用以及对 1973 年投入产

出表进行的首次动态化升级。作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

的重要尝试，该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旨在通过分析国民

经济各部门间的生产与消耗关系，优化资源配置、提

升经济计划科学性。为满足长期经济结构预测的需要，



 经济与商业 2025, 4(2): 73-80 77 

 

http://www.wjeconbus.com 

在 1973 年表基础上进行动态优化，主要体现在单独划

分粮食与棉花等农业子部门、模拟政策实行对区域经

济的影响等方面，推动了投入产出模型从静态计划向

动态预测的升级[17]。赵新良（1988）从连接当期投资

与未来产能的视角出发，在列昂惕夫的动态投入产出

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资本系数矩阵进而分析跨期

动态效应。他详细阐述了资本系数矩阵的经济意义（单

位产出增长所需的资本投入）、数据来源与编制方法，

量化了资本异质性（如设备、建筑的服役期差异）对

模型的影响[18]。张金水（2000）结合列昂惕夫线性动

态模型与一般均衡（CGE）模型的优势，将中国经济

划分为六部门，构建了非线性动态投入产出模型，分

析部门异质性对整体增长路径的影响，克服传统模型

在资本-劳动替代性和动态分析能力上的局限性[19]。

王嘉谟（2009）以全球性经济危机（如 2008 年金融海

啸、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背景，指出传统线性经济模

型的局限性，并通过引入变量间的非比例关系，将传

统线性投入产出框架扩展为动态非线性版本，增强模

型对复杂经济波动的解释与干预能力。同时引入随机

扰动项，模拟外生冲击（如国际油价波动、疫情突发）

对动态经济系统的干扰，更加清晰地分析政策干预的

短期效果与长期局限性[20]。 

4.2 全球化与多区域模型 

尽管动态投入产出模型通过引入时间维度有效刻

画了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需求结构演变等动态经济

特征[16]，但在空间维度上的解析能力仍显不足。随着

全球价值链重构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为研究

跨国生产网络的空间溢出效应、区域间产业关联以及

环境外部性转移等复杂经济现象，各国学者逐步建立

具有空间解析能力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实现投入

产出模型得又一次核心突破。 

作为区域科学奠基人，Isard 初步构建区域间投入

产出表，将投入产出模型从单一国家扩展到区域间分

析，将全国经济分解为多个子区域并分析区域专业化

与分工的宏观经济效应，强调空间维度对经济互动的

影响。通过引入区际贸易流与区域间系数矩阵，将传

统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扩展为多层级空间系统，形成

了最初的区域间投入产出框架[21]。Isard 模型允许不同

区域的生产技术、消费结构和贸易模式存在差异，突

破了单一区域模型的同质性假设，强调空间交互与数

据完整性，适用于精细化区域政策分析。但数据成本

极高，更适用于如城市群协同发展等小范围、高数据

支持的区域规划[22]。在多区域模型的基础上，Chenery

和 Watanabe（1958）首次系统地将多区域投入产出表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MRIO）应用于多个国家，

构建统一的部门分类与核算标准。他们建立跨国生产

结构的比较框架，通过比较各国向中间产品投入要素

的比例差异，能够分析消费、投资、出口在不同国家

经济中的结构差异，并且通过感应度系数与影响力系

数量化各国关键产业如重工业、农业等的产业链地位。

这项研究首次实现多国投入产出表的可比性分析，揭

示了不同国家生产结构的异质性及其背后的经济逻辑，

为全球价值链研究奠定基础[23]。为进一步巩固模型的

理论框架，Polenske（1983）提出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

的核心方程，详细描述了多区域投入产出表的编制规

则，包括区域间中间产品流动、最终需求（消费、投

资、出口）的分区域核算方法。这项研究为多区域投

入产出模型提供了首个系统性美国案例，成为后续全

球多区域投入产出表的参考范本，也推动了区域经济

学与空间经济分析的交叉融合[24]。自多区域贸易视角

出发，Hummels 等（1999）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表首

次系统提出并量化了垂直专业化的概念，揭示了全球

贸易中生产过程跨国分割的深化趋势，并通过 MRIO

追踪跨国中间产品流动数据和模拟贸易政策如关税战、

技术封锁等对垂直专业化网络的冲击，论证了中间产

品多次跨境流动对国际贸易增长的推动作用，为全球

贸易链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25]。 

随着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传统投入

产出表无法全面反映跨区域经济联系。为填补中国区

域间经济量化分析工具的空白，国家信息中心与日本

亚洲经济研究所于 2003 年合作编制了 1997 年中国区

域间投入产出表，将全国划分为八大区域，系统刻画

区域间中间产品流动、贸易依赖与产业关联。这项研

究首次构建覆盖全国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突破省级

模型的局限性，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的定量化。

同时解决各省统计口径差异，采用重力模型、专家访

谈等方法补充缺失的贸易流量数据，引入国际合作经

验如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区域表编制技术，为政策

制定与学术研究提供关键数据支持[26]。为进一步完善

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框架与分析方法，张亚雄

等（2012）提出了一种结合调查数据与科学推算的区

域间贸易系数估算模型，并成功应用于 2002 年与 2007

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为多区域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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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方法论支持，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区域间贸易数

据不足的难题[27]。 

然而，在多区域投入产出表的构建过程中，多数

研究依托有限的国家或区域统计数据进行部门间流量

推算，且因跨境数据可得性较低、部门分类标准差异

显著等局限，模型较为依赖强假设或简化处理。针对

此问题，各国学者进行了全球 MRIO 数据库的构建与

标准化研究，著名成果如 EXIOBASE、WIOD 和 

EORA 三大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库，覆盖全球 40

个国家 200 种产业数据，并嵌入环境卫星账户，支持

贸易隐含碳排放计算与能源流动分析，成为环境经济

分析的基础工具[28-30]。此外，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

已初步展现区域经济关联的分析潜力，紧接着进入了

环境维度拓展的萌芽阶段。随着《京都议定书》签署

后国际社会对跨国环境责任分配的议题升温，以及全

球化进程中―污染避难所假说‖的提出，学界开始将能源

消耗、碳排放等基础环境变量嵌入 MRIO 框架，尝试

通过―经济-环境‖联动追踪―碳泄漏‖并分配减排义务，

揭示国际贸易隐含污染转移，同时满足环境成本消费

端责任核算与区域协同治理的方法创新需求。 

4.3 模型的多领域应用研究 

投入产出模型作为刻画生产网络与价值循环的

核心方法，历经静态表式构建[8]、动态框架拓展[16]

及多区域空间应用[21]等革新，已经突破传统部门关

联分析的局限，逐步演化为具备跨学科解释力的复杂

经济生态系统研究工具。一方面，全球化与区域化并

行的―嵌套性‖经济结构，要求经济模型能够解析多层

级（企业-产业-国家-全球）供应链的反馈机制与空间

溢出效应[31]；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多维度

耦合特征，如经济-环境-社会系统的非线性交互，亟

需研究工具实现从单一经济流量核算向多部门协同

建模的发展[32]。在此背景下，投入产出模型因其独

特的结构特性——基于列昂惕夫逆矩阵的生产网络关

联能力、跨领域扩展潜力以及异质性主体行为的量化

表征[33]——成为跨领域要素流动研究与政策效用模

拟的重要工具。 

1970 年，列昂惕夫首次将投入产出模型与环境污

染结合，在投入产出表中增加了污染排放这一附加部

门，构建包含传统经济部门与环境部门间的物质流动

的扩展矩阵，量化工业生产对环境的直接与间接影响，

为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量化工具，开创环境经济学以

及投入产出模型多领域应用的先河[34]。直至今日，学

界对碳足迹核算、污染排放追踪和资源跨区流动等多

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大量学术成果。学者们通过量化经

济系统与自然环境间的物质能量流动，分析经济活动

对环境的影响及绿色政策干预效果[35-39]。 

自 Isard 开创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为国际贸易分

析奠定基础以来，受到全球化复杂性、可持续发展诉

求及新兴业态挑战的共同驱动，尽管存在技术局限，

但通过动态化、数据融合及跨学科方法迭代，投入产

出模型仍以其结构化、多维度、可扩展的方法论内核，

持续巩固其作为贸易分析核心工具的地位，并为构建

包容性、可持续的全球贸易治理框架提供科学支撑[40]。

相关研究涵盖区域贸易协定效应评估、全球价值链重

构、贸易隐含碳核算等客观议题，凸显投入产出模型

模型在量化区域间经济依存度、追踪贸易政策传导机

制方面的独特优势，既揭示了国际贸易中产业链跨境

关联与价值流动的核心研究方向，也表现出学界通过

模型扩展应对复杂多边贸易系统的分析需求的研究思

路，极大程度体现方法创新与实证应用的深度耦合

[41-43]。 

而在金融领域，投入产出模型主要以其网络化结

构特征揭示系统性风险的传导机制与溢出效应。例如

Battiston 等（2012）提出的 DebtRank 算法，利用投入

产出模型的网络拓扑特性，将金融机构间的债权债务

关系转化为有向加权网络，识别―大而不倒‖的系统重要

性机构，并模拟其违约引发的级联崩溃路径[44]。高艳

平（2016）以中国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针对规

模扩张与效率失衡矛盾，构建覆盖全经营流程的投入

产出矩阵，以效率最大化为目标函数，将资产规模变

量同时嵌入投入、产出及效率约束条件中，实现了对

银行规模报酬阶段与技术效率的动态评估，突破了传

统金融分析中―机构孤岛‖或―宏观加总‖的局限，为构建

基于复杂网络思维的审慎管理框架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45]。 

从环境领域的碳足迹跨境转移、国际贸易学的增

加值贸易核算，到金融学的系统性风险网络拓扑分析，

投入产出模型的应用领域持续向公共政策设计、社会

公平评估及新兴数字技术冲击研究等领域渗透。这种

―工具-问题‖协同演化现象，既体现了投入产出技术内

核对现实复杂性的渐进，亦反应出多学科知识研究的

整合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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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投入产出模型的理论体系与应用范畴，自列昂惕

夫开创性工作以来经历了显著扩充与深化。本文系统

回顾了该模型从静态框架到动态扩展、从单区域分析

到多区域模型、以及从纯经济研究到环境-经济-金融跨

领域融合的演进历程。这一发展脉络不仅反映了模型

本身方法论上的自我革新，更体现了其对日益复杂的

经济现实问题的持续响应能力。 

纵观其演进路径，投入产出模型的核心进展往往

建立在对自身理论假设与应用局限的突破之上。静态

模型通过引入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变量，逐步发展为

能够刻画经济结构动态变化的分析工具；为克服空间

异质性限制，模型通过构建区际贸易流与异质性技术

系数，形成了能够解析全球价值链与空间溢出效应的

多区域框架；此外，模型凭借其结构关联与网络分析

优势，成功将研究范畴拓展至环境排放核算、贸易隐

含流追踪与金融风险网络拓扑等一系列新兴交叉领域，

展现出强大的外延弹性。 

尽管如此，当前研究仍面临若干深层次挑战。动

态化进程尚未完全解决技术系数内生化与预期行为引

入的问题；多区域模型在跨境数据标准化与统计口径

协调方面存在实践瓶颈；而在跨学科拓展中，如何实

现经济系统与环境账户、金融网络的实质性耦合而非

表层拼接，仍需方法论上的突破。这些局限性为未来

研究提供了多种方向与可能：一是发展更具微观基础

的技术更新与投资行为内生化机制，增强动态模型的

解释力；二是探索结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方法的多区

域数据估算与融合技术，提升模型的可操作性；三是

推动投入产出框架与复杂性科学、异质性主体建模等

前沿范式的对话，构建能够同时处理经济、环境与社

会复杂性的集成分析平台。唯有通过持续的方法创新

与学科交叉，投入产出模型方能在不断完善模型架构

与理论基础的同时，应对未来经济社会系统复杂性与

多样性，持续发挥其在多部门经济网中不可替代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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